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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（618-907年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，其统治阶层的民族属性始终是学界与民间热议的话题。从李渊起兵到朱温篡唐，从长安城中的胡商云集到天可汗的尊号加身，唐朝的“汉胡之辨”不仅关乎历史认知，更折射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逻辑...
　　唐朝（618-907年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，其统治阶层的民族属性始终是学界与民间热议的话题。从李渊起兵到朱温篡唐，从长安城中的胡商云集到天可汗的尊号加身，唐朝的“汉胡之辨”不仅关乎历史认知，更折射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逻辑。
　　一、血脉溯源：李唐皇室的胡汉混血基因
　　唐朝皇室自称“陇西李氏”，但基因与族谱的双重证据显示，其血脉中早已融入胡人成分。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为西魏八柱国之一，其母独孤氏为鲜卑独孤信之女，这意味着李渊至少拥有四分之一的鲜卑血统。唐太宗李世民之母窦皇后，其家族先祖窦统曾避难匈奴并娶匈奴妻子，后北魏赐姓“纥豆陵氏”，这一支脉的胡人血统更为显著。
　　基因层面的融合在唐代皇室婚姻中持续深化。李渊之女平阳昭公主嫁与鲜卑将领柴绍，李世民纳突厥王族阿史那社尔为将，并允许其保留部落习俗。这种“胡汉通婚”政策并非偶然，而是李唐政权巩固统治的战略选择——通过血脉联结消弭民族隔阂，正如《旧唐书》所言：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。”
　　二、文化特质：胡风浸润下的盛唐气象
　　唐朝文化的开放性，使其成为胡汉文明交融的试验场。长安城中的胡人占比高达10%，粟特商队、波斯乐师、回鹘武士与汉族士人共处一城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。这种交融体现在三个层面：
　　生活方式的胡化：唐代贵族流行“胡服骑射”，圆领窄袖的胡服取代传统宽袍大袖，成为时尚标杆。唐墓壁画中，贵族女性骑马、击鞠的场景屡见不鲜，甚至出现“女着男装”的突破性现象。
　　艺术创作的融合：音乐领域，龟兹乐、天竺乐与中原雅乐融合，催生出《霓裳羽衣曲》等传世名作；舞蹈方面，胡旋舞、柘枝舞风靡宫廷，白居易诗中“弦鼓一声双袖举”即是对此的生动描绘；绘画领域，吴道子吸收西域凹凸画法，开创“吴家样”人物画风格。
　　社会习俗的变迁：唐代婚姻制度突破门第限制，允许胡汉通婚，甚至出现“胡汉联姻”的家族墓志铭。饮食方面，胡饼、葡萄酒成为市井常见食物，长安西市更设有“波斯邸”专供胡商交易。
　　三、政治认同：天可汗尊号下的华夏正统
　　尽管唐朝皇室具有胡汉混血背景，但其政治认同始终以华夏正统自居。唐太宗被尊为“天可汗”，并非因其胡人血统，而是因其通过“羁縻制度”构建的多元共治体系——在承认各民族自治权的同时，以“册封”“和亲”等手段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秩序。例如，唐玄宗将宗室女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，并赐《毛诗》《礼记》等典籍，推动吐蕃文明汉化；南诏国仿长安城制建造都城，其政治制度、文字系统均以唐朝为蓝本。
　　这种政治认同的强化，还体现在唐朝对“汉人”概念的重新定义。汉代“汉人”主要指中原地区居民，而唐代“汉人”已扩展为包括胡人在内的文化共同体。正如陈寅恪所言：“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，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，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，旧染既除，新机重启。”唐朝通过包容性的民族政策，将胡人精英纳入统治阶层，同时以科举制度选拔汉族士人，形成“胡汉共治”的精英集团。
　　四、历史启示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
　　唐朝的“汉胡之辨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：中华民族的形成并非单一民族的线性演进，而是多元文化碰撞、融合的结果。从基因层面看，现代汉族人群中普遍存在北方游牧民族基因片段；从文化层面看，唐代开放的胸襟为后世民族政策树立典范——元朝“四等人制”的失败与清朝“满汉一体”的成功，均印证了包容性治理的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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